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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子弟去哪儿上学
清代， 作为特权阶级的八旗子弟都

是怎么上学的呢？ 清朝统治者虽然以武
功定天下， 但是他们深知马上治天下不
易，且八旗子弟对文治毫无经验，为了稳
定政权， 就要让八旗子弟更多地学习文
化知识 ， 于是八旗官学就在顺治元年
(1644 年)诞生了，并在后来不断发展。

办学条件不断改善
顺治二年（1645 年）五月，国子监薛

所蕴针对八旗官学奏请将 “满洲子弟就
学分四处，每处用伴读十人，勤加教习。
十日一次赴监考试课， 遇春秋演射五日
一次，就本处习练。 俾文武兼资，以储实
用”。这时八旗官学的办学仅有四处教学
点。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 年），八旗官学
学生改随六堂诸生在监肄业， 随即又改
设四学，每旗共一学。 显然，当时办学条
件较差，教舍和资金都不足，影响了办学
效果。

雍正五年（1727 年），国子监司业孙
嘉淦针对当时的办学条件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他上奏道：“学舍宜广也。臣查八旗
学房，每旗有满洲、蒙古、汉军三处。 满
洲、 蒙古每学四五十人， 汉军每学六七
十人不等， 而每学房舍不过三四间。 此
三四间房内， 助教、 教习、 学生聚处其
中， 拥挤喧嚷， 难以用功。 据臣愚见，
现在房舍止可为满洲、 蒙古学房。 至汉
军学房，人数既多，汉人教习亦处其中，
翻译、 作文并宜地方宽敞， 始可专心诵
读。 伏祈皇上鸿恩， 每旗另给官房十余
间，以为汉军学房，则肄业有所，而课程
自专矣。 ”

雍正帝采纳了孙嘉淦的建议：“将现

在官房交还各旗查收， 每旗另给官房二
十余间，量可容百人诵读者，并着本旗自
行办理。 ”从此八旗官学教室问题得到圆
满解决。

于是，八旗官学各旗教室，最少也有
28 间，最多达 48 间，且离各旗学生的家
很近，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贫困子弟有了助学金
但是，随着办学的深入，又出现了新

的问题， 就是贫穷的八旗子弟没有助学
金，无力常年在校读书。国子监司业孙嘉
淦向朝廷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国家财
政紧张，无法解决。 后来，管理国子监的
监事大臣、 康亲王崇安想出了一个好办
法，他的意思是，在不增加国家财政支出
的情况下，从教养兵的经费里解决，把官
学里的年壮者充军， 递补年幼的进入官
学。从满族、蒙古和汉军教养兵里挤出五
十个军饷指标， 给予八旗官学以资助贫
困子弟。 这个好办法自然得到了雍正帝
的批准。从此，八旗官学就有了一项完善
的助学金制度， 解决了贫寒八旗子弟的

读书问题。
教室和助学金的问题解决后， 八旗

官学的规模大致完备， 并从此有了实质
性的巨大发展，到乾隆年间，八旗官学达
于极盛。

严格完善的教学管理
八旗官学，属国子监管理，学制“以

十年为限”，也就是“十年制义务教育”。
其学生录取程序为：十岁以上、十八岁以
下的八旗平民子弟，经该旗都统同意后，
用印文咨送国子监，八旗助教带领上堂，
分别进行翻译、作文、背书，当堂考验，秉
公挑取。 每旗额设官学生，满洲六十人，
蒙古、汉军各二十人。满洲额内以三十人
在满洲书房习清文， 三十人在满洲书房
习汉字，凡有学生缺数，不必拘定佐领，
通择聪明俊秀子弟，申送本旗都统验看，
交国子监当堂考录。年幼令学清文，稍长
令学汉文。

八旗官学设立助教和教习， 负责管
理和教学工作， 完善各项制度和管理措
施。新生入学时，助教查明该生此时正读
何种书籍，记录移付博士厅，以备后来检
查之用。各学教习都设有“功课册”，教习
将自己所负责的若干名学生的功课及进

度，逐日登记。 助教经常核查功课册，每
个季度将功课册上交博士厅检查一次，
如记录模糊，希图蒙混过关，则将该教习
记大过一次，助教也记过一次。

凡学生上学，端阳节之后，以卯时到
学，未时放学回家，即相当于现在的五点
到十三点；中秋节后，以辰时到学，申时
放学，即相当于现在的七点至十五点。这
两种作息时间， 都是保证学生在学时间

为八个小时。官学设有到学簿，每天令每
个学生亲自画到，据此“稽查勤惰”。如有
旷课三天，或连日迟到的，由助教对其进
行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则由助教报告
上司，将该生开除出学。

对十三岁以上的学生， 助教要定期
为其讲解经书，每月逢三、六、九日，各选
经义数条，为其讲解，并令按期记录上述
经义，国子监祭酒、司业等查学时，从中
挑选出几条令学生重新讲解。道光《钦定
国子监则例·八旗·课程》规定：“凡祭酒、
司业稽查各学，助教、教习率领学生迎揖
堂下，听候训诲。 读书者挑背经书；作文
者挑讲文理，或面试文艺；习满洲、蒙古
文者面试满洲、蒙古翻译。 其出色者，记
名，俟春秋季考试时举优；如有气质庸劣
者，年岁过大，读书过少，难望成就，并无
故不到者，即行咨回本旗。 倘助教、教习
不早呈明，各记大过一次。 ”骑射是八旗
根本， 也是八旗官学的一项重要教学内
容，各学生达到虚岁十三岁以上，即应学
练在平地上射箭，十六岁以上者，即应学
习骑马射箭， 由弓箭教习每天到该学教
导。

八旗官学生的考试分为四种： 平时
考试（常课）、月课、四季会课和季课，完
善的考核机制，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
八旗官学生的出路还是很广泛的： 一是
科举进身， 考取恩监生； 二是考取笔帖
式； 三是考取中书； 四是考取库使、 领
催、 外郎等职。 另外，还可以考取翻译、
誊录、礼仪官等。因此， 八旗官学成了八
旗子弟出人头地 、 步入仕途的一条捷
径。

(选自《北京日报》)

往事解密

作家的弃稿
在国内， 手稿学正成为一门

显学。 “手稿的存在，让人们看到，
作家并非天才，也是一般人。 ”法
国阿尔图瓦大学教授桑德琳·马
尔尚道出了手稿魅力所在。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锡荣指出， 手稿学是中国特有
的称呼，国际上称之为“文本发生
学”或 “文本生成学 ”。 该理论强
调： 文学是一个过程。 手稿的形
态， 真实记录了作家的创作过程
和创作状态 ， 也是作家性格 、习
惯、喜好的表征，可以让人们更好
地走近作家及其文学世界。

通常人们认为：作家创作，一
般以公开出版为主要目的。 但随
着研究不断深入， 有越来越多未
公开出版的作家手稿被打捞出

来。
未刊稿中，有一类是弃稿，作

者明确表示不对外公开， 最有名
的例子便是卡夫卡的遗产风波 。
1924 年， 弥留之际的卡夫卡将自
己的手稿交给挚友布洛德， 并留
下了一封遗书， 其中写道：“我最
后的要求是———我留下的所有物

品，包括日记、手稿、信件（无论是

我自己的还是他人寄来的）等等，
请勿阅读并统统烧掉……”然而，
布洛德“背叛”了卡夫卡的遗言 ，
不仅将《城堡》《审判》等重要著作
付梓， 更将其日记与情书公开出
版，最终将卡夫卡推入 20 世纪文
学史上最重要作家之列。

1968 年布洛德在以色列去
世，将手稿委托给了他的秘书、同
时也是情人艾丝特·霍夫，要求将
它们交给 “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
学———特拉维夫的一座市政图书

馆 ， 或者其他以色列或外国组
织”。 但是，霍夫并没有将卡夫卡
的手稿捐赠出去， 而是将它据为
己有， 还将部分手稿以高价卖给
德国文学档案馆。 例如， 其中的
《审判》手稿就曾卖出 200 万美元
的高价。 这个交易一度被称为“20
世纪西方文学史上又一个苍白的

卡夫卡式的讽刺”。
对于弃稿的开发利用争议最

大。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显功
直言，发挥文本应有价值，更应尊
重作者本人意愿。

（选自《文汇报》）

你是否读懂了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 《唐诗求
是》 汇集了唐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尚君多年
在重编全唐诗及其研究过程中的重大创

获， 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读懂唐

诗，我们还差很远。
陈尚君， 多年来以老吏断案般的严酷

考证清理明代以来累叠的唐诗文本。 他发
现，唐诗流传千年，出现歧误的情况非常严
重。 比如，李白《静夜思》的通行文本是经过
明代李攀龙修改的；《登鹳雀楼》 几乎可以
确认不是王之涣所写；“清明时节雨纷纷”
到南宋才出现，作者缺名，也难说是唐诗。

而撇开真伪， 我们所常见的是艺术性
最好的唐诗吗？ 陈尚君表示，诗歌艺术之优
劣高下，见仁见智，但唐宋人和明清人阅读
兴趣已经有很大不同却是不争的事实。

比如，如今备受推崇的李白 《静夜思》，

唐宋时几乎无人称赞， 那时更欣赏的是他
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
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 ”时人认为，相较
《静夜思》的直奔主题、晓畅明白，《玉阶怨》
则朦胧精致，晶莹富丽，对环境之渲染、对
情绪的表达，意境高雅，让人想象无穷。 而
陈子昂的代表作，唐宋人推重的是《感遇》
和《蓟丘览古》，“前不见古人”到明末方被
提出。

至于诗意的理解，也是今时不同往日。
譬如， 今天很少人理解孟浩然 “春眠不觉
晓”的主旨是伤春。 韩罖《寒食》中的“日暮
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如今不少
人认为具有讽刺意味。 其实，此诗曾获德宗
皇帝赞赏，是很高妙的颂德。

“阅读唐诗， 应该理解唐诗为何而作，
诗人要在诗里表达什么。 ”陈尚君说， 中国
诗歌的主流传统， 是表达诗人对国家社会
的强烈责任， 唐诗也是如此。 李白、 杜甫
的胸襟气象， 自是不必多言， 即便平和如
孟浩然， 他的《晚泊浔阳望庐山》：“挂席几
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
峰……”也是力度十足，感情充沛，将对庐
山的礼敬，对慧远大师的向往，强烈写出，
末句“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更是余味
悠远。

（选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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